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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帆 摄影陈羽啸

2021年，随着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
考古发现对外公布，古蜀文明再次吸引
了世界的目光。作为古蜀文明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一环，三星堆的文化与历史应
该作何解读？三星堆考古有何新发现值
得分享？

12月27日晚，最新一期“名人大讲
堂”在四川省图书馆开讲，主讲人是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
教授，他带来一场题为《三星堆文化与历
史》的精彩演讲，与大家分享三星堆的研
究成果。不少观众表示，听了孙教授的
讲座之后，对三星堆前世今生的认识变
得愈发清晰。

考古大咖讲述古蜀文明
三星堆发掘改写四川历史

孙华教授是四川绵阳人，因此他对
三星堆有着别样的情感。他长期关注古
蜀文明的考古成果，并从事文化遗产保
护方面的研究，每逢三星堆考古发掘有
重大成果对外发布，他都第一时间赶往
三星堆。在他看来，三星堆新一轮的考
古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乃至
世界考古。

就在此次演讲的十天前，孙华教授
刚刚来过四川。12月18日，三星堆遗址
与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推进会在广汉举行，孙华教授等多位学
者出席会议，为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
申遗建言献策。孙华表示，未来，三星堆
及相关重要遗址，肯定能够以文化多样
性、文化独特性，还有中国文化多元一体
的物质见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昨晚的“名人大讲堂”上，孙华教
授把自己多年来对三星堆研究的学术成
果分享出来，令喜欢考古和历史的观众
和网友大呼过瘾。孙华教授首先讲述了
古蜀文明的起源，他说:“古蜀历史是以
四川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蜀
人和蜀国形成、发展和融合的过程，及其
不同时期蜀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
状况。”

孙华教授特别指出，根据古蜀历史
信息，蜀是一个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古代
王国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数个时
代，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为了
区别后来四川以“蜀”为名的地方政权，
应该采用有些学者的意见，将先秦以前
的蜀称之为“古蜀”。他表示，年代范围
大致在公元前 1600-前 1100 年间的三
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的青铜文化，
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三星堆文化的发现、确认和研
究，改写了四川先秦时期的古蜀文明和
古蜀历史。“由于三星堆文化有埋藏坑这
样大量高品级文物，给我们考察古蜀历
史和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信息。”

祭祀坑应叫“埋藏坑”
三星堆曾是“失落的神庙”

自三星堆祭祀坑从 1986 年开始正
式发掘，这片几乎被人遗忘的遗世之地
出土了大量文物。孙华教授说:“三星堆
的古蜀先民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将许
多损坏的像设和器具等珍贵物品挖坑掩
埋起来，这还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问
题。祭祀的目的还不是唯一的或最为合
理的解释，因此将三星堆这些土坑称之
为‘埋藏坑’或‘器物坑’，都比称作‘祭祀
坑’要更为妥当，而且更加中性化，故我

将其称为‘三星堆埋藏坑’。”
2018年，在三星堆遗址原先发现1、

2号埋藏坑的地点，考古人员又发现了6
个埋藏坑，从而使得埋藏坑的总数达到
了 8 个。这些埋藏坑，除了较小较浅的
5、6 号埋藏坑相对年代略晚外，其余埋
藏坑都是同时的有规划的埋藏，这已经
被新发现的地层和文物所证实。孙华教
授说:“正在发掘的三星堆埋藏坑，坑内
除了掩埋了大量毁坏的神像和供奉用器
外，还有红烧土、木炭渣、碎石板等建筑
垃圾，说明了这些遗存都是损毁神庙里
的东西。”

他进一步分析:当初在埋藏坑附近一
定存在着神庙一类地面建筑，神庙中供奉
着三星堆人的神像，陈列着他们祭祀神的
祭献用品和仪式用具。这座（或不止一
座）神庙的位置，从后来成都金沙村遗址
祭祀区域的建筑遗迹位于河边的情形分
析，很可能就在三星堆土垄东北临近马牧
河一侧，半月形的三星堆土垄将神庙及室
外祭祀场所与其他区域分隔开来，保证了
祭祀区域的封闭性和神秘性。

曾经辉煌一时的三星堆文明为何后
来烟消云散？孙华教授分析道:“很可能
发生了一场重大政治变故。我们这里不
对变故的原因进行分析，但变故的结果
则是导致三星堆新建不久的神庙被焚
毁，神像以及神庙内的陈设被砸坏或烧
坏。三星堆王国的人们在变故平息以
后，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将神庙的这些
物品埋藏在祭祀区附近。”

出土的国之重器有三类
埋藏象牙寓意守卫

三星堆出土的宝贝很多都是国之重
器，孙华教授把最重要的文物分成了三

大类。“由于三星堆埋藏坑是损坏神庙设
施的掩埋坑，所以看似埋藏器物众多，但
不是那么纷繁杂乱，而是可以聚合成三
个大的群体。

第一类是包括了3件凸目尖耳的大
铜面像、9 件类似神面的铜面像以及至
少2棵大铜神树的铜神像。它们是三星
堆人崇奉的对象。

第二类是人像，比如有数以十计的
铜人面像、铜人头像和一件完整的大铜
立人像。这些铜人面像和铜人头像表现
的人群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应该是三
星堆王国统治阶级的形象。”

第三类则是供奉神的铜玉材质的礼
仪用具，如铜尊和铜罍为代表的酒器，以
及方孔锄形器、玉璋、玉戈、玉璧等。

此外，三星堆埋藏坑还出土了许多
象牙，这属于上述三类哪一类呢？孙华
教授以为，这些象牙可以归属于第三
类，象牙在三星堆文化及其前后的文化
中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代表着防卫
和守备。

聊到这里，孙华教授还引出了一个
有意思的知识点。他称，三星堆埋藏坑
将大量象牙铺设在坑穴内的器物埋藏层
上，这可能是将当时神庙和宫殿门前架
设的象牙移植到坑口的产物，具有保卫
坑穴的寓意，后世的衙门来源于牙门，牙
门则来源于遥远的古代。

和中原文明交往频繁
大胆猜想双贵族统治三星堆

孙华教授认为，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造
就了独特的古代文明——三星堆文明。

因为四川盆地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带
来巴蜀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连续性。“独
特的四川先秦时期的文明，是中国早期

文化多元一体的最好样本，也引起了国
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现在关于三星堆文明兴盛与消亡的
各种猜想也让网友感到有些懵，孙华教
授表示，由于三星堆埋藏坑的那些青铜
像设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颖的、
直观的形象，再加上四川地区遗留下来
的数量不多、片言只语、人神杂糅的古史
传说的启发，给看到这些文物的人们以
丰富的历史想象。他还说:“在有关三星
堆的大量论著中，真正仔细分析具体材
料的并不多，大多数都是看了展览图录
后的感想和推测，或基于考古简报结论
的引申和发挥，只是想象和发挥的程度
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里，孙华教授也阐述了自己的
一个推论:在三星堆文化兴起、三星堆
城兴筑的前夕，有一支来自中原二里头
文化的人们进入到三星堆遗址，正是这
支人群与三星堆本地文化的结合，改变
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三星堆
文化和国家。“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又有
一股来自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沿岸的
人群进入到三星堆，他们带来了新的技
术和艺术，形成了三星堆埋藏坑埋藏物
这样的精华。三星堆国家的覆灭，很可
能与当时内部和外部势力的交互作用
有关。”

孙华教授举例说，三星堆铜人像分
为两类，一类是将头发梳成一条辫子，拖
在脑后的“辫发”人，其发式好似清代的
男人们；另一个族群是将头发挽在脑后，
然后用发笄即簪子将其别起来的“笄发”
人，这是中国中原地区数千年来人们的
主流发式。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两个族群的人像中，各有两个脸面上贴
有金箔，另在包金竹木杖上所表现的具
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也是两组，这就暗示
着三星堆国家有可能是两个贵族联合执
政的权力体系。”

在孙华教授看来，在这两个掌握权
力的贵族群体中，根据三星堆 2 号坑全
躯铜人像的发式及姿势，可以知道，那些
从事宗教礼仪的贵族全都是“笄发”贵
族。据此推断，三星堆的“笄发”贵族很
可能掌握着国家的宗教祭祀权力，而那
些“辫发”贵族则很可能掌握着行政军事
等世俗权力。“三星堆是一个由两个贵族
族群共同执政的国家，维持好权力的平
衡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三星堆国家的灭
亡，可能就与这种平衡被打破有关。”

北大教授孙华做客“名人大讲堂”大胆推测——

三星堆或曾上演“权力的游戏”

▲孙华教授
对三星堆的
解读令人大
呼过瘾。

◀现场听讲
的观众。


